
交卷（小说）
郭培杰

集贸 市 场
上，一个青年人
挎着一架照像机
默默 地 来 回 走
着。迎面走来一
个三十岁 的男人 。

“ 像机卖吗？”
“ 卖。”
“ 多少钱？”那男

人急切地问 。
“你先开个价！”

青年人随随便便地说 。
那个男人把像机拿

在自 己手 中反复看着 。
“ 这么好的像机干

吗要卖？”
“ 等钱用 呗！”青

年人显 出 一副不情愿的
样子说 。

“ 那你 当初干吗要
买呢？”

“ 当初有点闲钱随
便就买了呗！”

“现在又随便卖了 ，
是吗？”男人一脸发火
的神色 。

“是的又怎么样！”

青年人伸手要夺像机 。
“怎么 ，不想卖了？”

男人闪了一下身子 ，将
像机紧紧搂在怀里。“好
吧，我买了。”

“你要你就快掏钱
吧！”青年不耐烦了 。

那男人极利落地打
开像机的机关 ，将装在
里面 的 胶 卷 盒 取 了 出
来，然后很轻松地笑了 。

“ 不过 ，我要的只是这
盒胶卷。”说着 ，他将
胶卷很利落地放进 自 己
贴身衣袋里 。

青年人顿时傻乎乎
地站在原地 ，半晌不说
一句话 。

“像机你拿走吧！”
青年人没有去接 ，还

是傻乎乎地站在原地 。
“你知道吗 ，像机

对我并不重要 ，重要的
是这盒胶卷 ，你懂吗 ？
这盒胶卷是我和爱人还
有孩子照的唯一一卷全
家照 ，可现在爱人突然

死了 ，留下的唯
一纪念就是这盒
还没有冲洗出来
的胶片 。自 像机
遗失后 ，我跑遍

市里所有的贸易市场发
誓要把它找回来 。这盒
胶卷对我太珍贵了 ，太
珍贵了 ，你懂吗？”

那男人说话时的表
情显得又复杂又动人 。

“我不知道 ，真的 ，

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青

年眼睛变得迷朦闪烁 ，
喃喃 自 语地说 。

“ 是 的 ，你是不知
道，可你 现 在 知 道 了

吧！”男人
镇静 了 一
下，显得也
和气多了 。

“ 是
的。”青年
露出快要哭
的样子 。

“你有
女朋友吗？”
那男人突然

发问 。
青年点点头 。

“ 那你干吗还要铤
而走险 ，去偷呢？”

“ 我想为她买一套
进口 化妆盒 ，她说她非
常喜欢 ，非常想要。”
青年埋下头说 。

“ 所以你就去偷 ，
是吗？为所爱的人去做
贼，这就是爱吗？你是
个可怜的家伙。”那男

人变得更加温情绵绵 。

“我想 ，你
回去把这事
坦白 地告诉
她，好吗 ？
然后再去买
盒胶卷 ，还
用这个像机
找个 自 然幽
美的 地 方
好好 拍 几

张像 ，也算

留个纪念 ！
我想从现在起 ，你会慢
慢知道什么是爱的。”

那男人将像机重新
挎在青年人的脖子上 。

“ 不过 ，你记住 ，
爱没有别的愿望 ，只是
为了 使 自 己 变 得 更 美
好。”说完这话 ，那男
人沉默了好一阵子 。他
又一次摸摸胶卷 ，转身
而去了 。

青年望着那男人远
去的背影 ，木木的 。突
然，他将脸贴在像机上
颓然恸哭起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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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河 故 道 （ 散 文 ）
张郁

躺在 大 峡 谷 的 腹
地，两边是连绵起伏的
黄土高坡 。

静静地 ，没有一点声息 ，没有
一滴水 ，连一片云也没有 ，这是 一
条干涸的河床 ，空气中蒸腾着燥热 ，
晃动着飘曳的蜃气 。

满目 的荒凉 ，满 目 的褐黄 ，空
濛而又遥远 。

从哪个年代流过来的？流了多
少个万万年？你岸边的年轮 ，是岩
浆流淌 出 的吗？还是河水冲刷的结
果？

河床上没有水的足迹了 ，年年
月月 ，被风沙剥蚀着 ，然后 ，又一
次一次地被风沙埋住 。尖啸的风从
干河道上吹过 ，掀起一阵细沙 ，飞
尘，卷个圈 的园 ，形成不停转动的
旋风 ，向着 高原和天空的吻痕旋去

站在岸边的高埠上 ，眼望这 曲
折而又远伸的 、寂静无声的干河故
道，似乎我的呼吸、我的心灵 、我

的生 命都溶进这 种 神秘 的 世 界 中 去
了。

此时 ，似乎产生了对大 自 然的崇
拜，扑在祖国大地母亲 的胸脯上 ，想
到的只剩下了哭 ，只有用赤子 的热泪 ，
浸湿脚下的泥土 ，才能舒展心中 的郁
气，寄托绵绵 的情思和对 山河的爱恋 。

从干河故道里 ，我拣起几枚贝壳 。
啊，这里曾经是一片海的世界 。似乎
北海的龙宫 ，是从这里迁走的 。

谁知过了多少年 ，海水退去 了 ，
留下了这条喧闹的大河 。河水汹涌澎
湃过 ，也轻悠地弹唱过……在大河的
腹地 ，不是偶然会碰见几片残砖碎瓦
吗？不是遇到远古人类 的文化遗存吗 ？
被撞破的泥陶容器 ，埋在泥沙里 ，翘
首凝望着蓝天、大地、星月 、太阳和
人……在这条古老大河流过的地方 ，
曾经有过多么热烈的繁荣 ！

人，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世界 ，而
又抛弃了这里 的世界 。

也许，再过若干年后 ，当人类的
智慧又一次征服了大 自 然之谜时 ，这
里又会生气勃勃了 。

你瞧 ，远处，一条铁路正向这边
铺展着 ，那边人声熙攘 、车水马龙 、
机器轰鸣 ……

这里将不再是一个荒凉的世界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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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致一位老铸造工
龚保彦

当所有的 日 子都在炉膛里化为熊熊烈炎 ，把你 自 儿时起就思慕塑造
一种形象的期望结构出来 ，站在暮秋的 目 光里的时候 ，你突然觉得 ，自
己老了 。那满头银丝 ，那为火光或火辣或温柔地舔成 一 派古铜色黄土地
颜色的肌肤 ，使你感到了其中 的重量 。

多少次春风秋雨 ，多少个酷暑飞雪 ，在你生命的天空 中都化成了那
一种燃烧的欲望 ，以至你所走过的每一步 ，都是带着热望的 。此时 ，托
着鬓发秋霜 ，你觉出了从未有过的凄凉，一缕缕凉风掠过你的心空 。

失去了什么？仅仅是青春么 ！还有许许多多春 日 的郊野追春踏青的
欢笑 ；还有七弦琴上弹拨的七彩幻想 ；还有霓虹灯下 ，花园之中 ，林泉
里面的幽柔甜蜜……而你 ，自 一走上炉 台 ，就从父辈手 中 接过 了 那根
又粗又长的火钎 。那热力把一切浮华 的梦幻融化 ，那重量把生命紧 紧
地压在 这永无休止 的操炼 、结构 、造型之中 。你生活得既疲 累又充实 。
你的汗水流走了一个个黑夜与黄 昏 ，你的心血铸造 出 一个个旭 日 升起

的早晨 。
人生 ，面对 自 己曾以用血和

汗铺垫出 的一条路 ，塑造 出 的一
种信念 ，还有什么可遗憾的 。失
去的 已化作了生命永不凋谢的价
值，无怨无悔 。

而此时 ，你唯一伤感的是生
命将离开那片火热的土壤 ，再也
结集不 了 那一个个 沉 甸甸的 心
思。但 ，无数后来者会读懂你的
含泪的 目 光 。

秦岭春色 （国画 ）　汤振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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